
海南海

海南到直到不再连绵
海南到直到天空垂下湛蓝的口哨
作为狂暴的代名词
你对孩子的亲近让人怀疑
当然，有一天他会想清楚
是灯塔在向起伏挺立
而你对这种人造的诱惑不感兴趣
冬日了，你在北半球行动
并在海底，不断地磨碎跖骨、誓言
让新鲜的盐长出来，攀上气泡
途经口舌呆滞的海马时便按下暂停

海上月

现在，她是杯子
或者平静池塘的眼神
她的一生被月亮收集，这干燥的
时间、时间……卸下更多的银屑
让明亮，稀薄
在铁的事实与新鲜的现实之间
她曾要求你不要打扰，她没新标准
现在，一阵风、一声汽笛
货轮一如既往切割着，她的百褶裙
而月亮，试图
用凝视为她的果冻嘴唇加冕

海下夜

同样，你更习惯别的说话方式
在硅胶的边防线上
你说那不是你，在用精密轮番控诉

这有些像战争，你展示过裙脚的宫殿
但我熟悉树，嗡嗡叫的蜜蜂
可能是提前受伤的缘故，我打算
为夜晚的响动付一次账，以修饰
起身时的涟漪并不是一场算术运动

海边晨

在观赏会开始前，落座的是风、是光
还有略齁的显性气体
谁从多肉的夜晚将我喊醒的
是我后来才理解的事情
但现在，她袒露的一部分丑陋、泥泞
似乎这是最后的让步
观众一直在这里，预装了大量欢呼
如同他们不知道新模特是谁，我本来
不想离开……光在烫伤蓝色皮肤
我突然介意这种事情

海前雨

远方的景色争执玻璃的颜色，还有
一些响动的空气，无休止地碰着玻璃
……让人迷惑的坚持
当然，这不是亲密的问题，空气，
我们也有。而雨在经过人行道
如同穿着法律的黑白条纹裤
它不喜欢词语里的浑水
它有自己的正直：
这些微小的湿润足以使他们忧郁
我完全同意，如染上微信中的静电
海平面的灰绒也会扬起满脸粉刺

海旁沙

战列舰吃了好多沙子，它把未来的
自己打扮成一位张牙舞爪的新娘
但此时它假装在埋头吃饭

孩子们就在沙滩上拟定游戏的原则
他们反复了很久
直到我想起思考正把我和他们分开
而夜色正多于神学

海边树

你允许了孩子们的挖掘
直到阳光将明亮裁成整齐的方队
开始向荫凉的防御线透析
风也不例外，经过这些下刺的长矛时
沾走了果酱一样的光斑
……这种直视让我有些虚弱
卧倒吧！我近乎喃喃：别冲锋！
但你不会听，沙滩上的汽车
模仿了你的举止
它周围的空气开始变形，它本身，
是块不停打着响鼻的烙铁。
而海的态度暧昧
蓝色的城墙上时不时垂下地毯

在海滩

时间如此窘迫。海滩
昨日只收到一次潮汛
便被淹没。指尖滑动的闲适
看似正好相反
却像那些很容易被带走的沙粒
掩饰不住持续的紧张
渐渐积累新的旧伤

指点江山并不比寻找远处的帆叶
甚至仰卧一处松针更加柔软
或者不比松开拳头
将一只受困蚂蚁移动到更高凉荫
但泛滥的热衷显然比想象还要迅猛
蒸发。就这样
时间已不足够采取这种方式
不经意堆砌毫无意义的新死亡

那时，许许多多的语言
含恨离开。只留下时间如此窘迫。
潮水不断并恣意翻动
其中本色却从不带走

鸟岛

那已不是，一些柔弱浮出水面
而是在天空的湛蓝之中
让飞翔得以养息

除了奔波，我们和它们还有其他事情
要做。比如在不被打扰的清静之地
晒太阳，回忆失败，遥望行程
与相好温习美梦
带着孩子在月光下悠闲

更为重要的是把宽宏展露在阳光下
并让更多狭隘从中受到启迪
让世界的残缺渐渐完美

一些细小被放大以后
就会超出本身的意义
像一粒种子有可能参天
水鸟们快乐，我们也跟着快乐
在湖面荡漾新的浪花

致冬日小草

即使汁液流尽

来日，你仍将闪耀

摇曳的风知道，霜雨雾霭热浪知道
那些拖长的悲壮的叹息
叹息间牙齿金属的咬合
咬合微音里渗出的血泪
是一枚枚闪亮的勋章
纵然阳光也无法判断是否迷失
仍亘古悬挂

践踏纠结过卑微之念
酷暑寒冬的刀锋凛冽刺骨
我知道，你在耐心等待一场野火
掀开新的盖头，迎接英雄的马蹄

你是我春天的红尘
从不知道疼痛
长河中的历史，也不知道疼痛

在白马关

这里一直行走一匹白马
它从来不累从来未倒下。而主人
一直不是真正的主人，是
明知有暗箭而不是盾牌的肉身
没有侥幸的忠义的代名词

白马一直在行走，它的影子
已经超过它的年代
五十年，五百年，甚至五千年
但，它永远是主角而不可能是主人

它一直行走在固定的坡上
它的蹄音，因堆积太久
而变得异常密集和洪亮
以至于，我以为它在寻找一次机会
不然为什么会一直围绕
主人巨大的石墓和丰碑
或者把岁月塞进后来者眼眶
挤出我一把老泪

晚歌

如此甜蜜又如此迷醉
——它是用尽了我们的远行
才到达的彼岸

看呀，挽着裤腿的水杉
正迈进清澈，它们的平静

闪耀着美妙的霞光。赤杨
渐黄的宽大叶片，倒映你脸上
虽然模糊，但依稀可辨
鸟儿已开始归巢，它们的
拥挤和嘈杂，像回放
久远的天籁之音
太阳开始在我们背后降落
而明天会继续在我们前面升起

现在，还缺一面竖琴
就让我们做一回竖琴
不要纠结往事，也不要
高山。只要潮汐的风
拨响水面的微澜，一直到月光明亮
那时，亲爱的我将从水面
捧起你的影子
我们不必再急着往前赶
我们不需要再急着往前赶

梦

她的出现，今夜
让我回到东方年轻的密林
微风中，相扣的手
天空与才华横溢
同样清晰的那条路。那时候
我们信任，可以连接到
月光的那条路

翻过山坡，一条小道就在
密林旁边。奇妙的是
差不多三十年，我们却在此
突然相遇。当她说着：

“我担心孩子们受伤”的时候
一条毒蛇在她手中发抖
并被她扔进山林。我看见
隐藏的接近眼泪的叹息

我们没有选择捷径
我们一直在大路上行走
虽然那会绕很多路，才能
到达各自的目的地
那里有更明亮的月光

我们一直在大路上行走
直到，她念叨我的才华被淹没
和我们都老了，她流下
含在眼眶里的眼泪，把我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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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狮山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脚下
居然长出一座高铁站
长龙般的列车穿梭来往
青山秀水刻入汽笛声
载往世界

酒城人民有一个梦
做了多年，常做常新
看着极速奔驰的列车
把远方的风景运回来了
睁开眼
满脑子都是关于高铁的新闻
叹气的同时
无数双脚步仍在长江两岸奔跑
希望用自己的勤奋跑出
高铁加速度

内自泸段联调联试开始
调试车，和谐号，复兴号
带着各自使命呼啸在铁轨上
阳光充当这新鲜物种的检阅者
快点，再快点，这片土地
已经等不及了
无数个酒杯已经高高举起

在内江，在成都，在全中国
请你跳上和谐号复兴号
九狮柚在春天
等你。九狮山脚下最美拍照点
给你留着，等你见证一座城
跨入经济社会发展新时代

必须不断重温爬满藤蔓的废园
经历过的童年才能入怀。这景深
像动物细细咀嚼的午夜

光阴在脸上纯洁
那个少年曾经怎样地
从眼前这条田埂上跑过
我的手指触到了他温热的背影

一阵幸福而微痛的战栗
把景致摇成了幻影
在这深深迷失的春天
花叶清冽，那么柔软地探入

翻阅曲直的时光

还要有小桥，流水，人家，可供翻阅
且反复被修正。所谓定格便是沉淀
旧，也是如初
每次遗失都可能是陷阱

透过寻找或一丝窗缝，我们征服远方
在时间的深渊里分段，学会挣扎、自救

更多的败笔成为柴薪
更多的顾念成为山涧溪流
每读一次，动听，动感
并成为身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春天的自信

不知道会翻到哪一面，凸纹、凹纹
都是对凿刀的铭记
被深刻所覆盖，每一次掀动
都有旗帜招展。听到春天的足音

相信一艘船的航向，如同相信
春天的花朵，秋天的果实
一百年是一道彩虹
有阳光雨水河流
眼里闪耀的都是星星

我知道，有黑夜就有火把
有爱就有光芒
往后，我们都会生出梦之翼
不再犹豫选择，只管翻飞
在红日长空

2021年4月17日的愧疚

人间四月天，小雨，17℃，空气优

有人撑伞，有人淋雨

我在美色中听苏格拉底

看芦溪河下游水位高于上游水位

但却并不影响她的清澈

以及对于我的照耀

桥头照旧有蔬菜摊、水果摊、杂货摊

毫无疑问，行者忙于追赶时日

无关乎天气舒适度

忽密忽疏的雨水，淹没了他们的足迹

只有那些豌豆、胡豆还在暗示
几十年前，我曾煮豆燃豆萁
从黎明到黄昏，断章取义地埋怨山路
那时，逼仄、盘旋、陡峭都在跳跃
却从未被我抒写


